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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乡》和《黄色壁纸》导读

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悦澡葬则造燥贼贼藻孕藻则噪蚤灶泽郧蚤造皂葬灶）一八六7�年
出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市（匀葬则贼枣燥则凿，悦燥灶灶藻糟贼蚤糟怎贼）。父亲因为工
作的关系经常出门在外，把妻儿送往亲戚家里寄宿。吉尔曼的祖母家

族（贼澡藻月藻藻糟澡藻则枣葬皂蚤造赠）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社会改革家，例如姨婆：哈莉
叶·毕秋·斯托（匀葬则则蚤藻贼月藻藻糟澡藻则杂贼燥憎藻）是以写作《汤姆叔叔的小屋》
闻名、大力呼吁废除黑奴制度的作家，凯萨琳·毕秋（悦葬贼澡藻则蚤灶藻月藻藻鄄
糟澡藻则）提倡女性主义，依莎贝拉·毕秋·胡克（陨泽葬遭藻造造葬月藻藻糟澡藻则匀燥燥噪藻则）
积极推动妇女参政投票的权利。这些长辈积极开放的从事社会改革运

动，无疑启迪了吉尔曼女士对社会改革和女性平权的信念与决心。

吉尔曼年幼时父母离异。少女时代的她曾立志不婚，以便能够自

由的帮助他人，但在二十四岁时改变初衷，和查尔斯·华特·史德森

（悦澡葬则造藻泽宰葬造贼藻则杂贼藻贼泽燥灶）结婚。史德森是世纪交替之际，典型的美国男
人，只要妻子守在身边崇拜他，对吉尔曼的文学企图心颇不以为然。生

下女儿之后，吉尔曼的身体精神状况每况愈下，于是求助于费城的名医

西拉斯·威尔·密区（杂蚤造葬泽宰藻蚤则酝蚤贼糟澡藻造造）。他的治疗法是强迫病人完
全休息，提议吉尔曼从此不能提笔写作或画画。吉尔曼在自传里提到

她差点就此崩溃，并且日后根据这个医疗经验写成著名的《黄色壁

纸》。

毅然决然结束为时四年的婚姻之后，吉尔曼撑着病体，只身带着三

岁的女儿前往加州落脚，勤奋的展开独立的生活，靠写作和演讲维生，

渐渐成为妇女议题和社会主义的代言人。她认为女人不该只关守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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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应该被允许参加社会的生产活动，分担社会责任。她大力提倡社会

进化论，相信借由教育和经验可以改造社会。

经过漫长的鱼雁往返，一九7�7�年吉尔曼再婚，嫁给乔治·修顿·
吉尔曼（郧藻燥则早藻匀燥怎早澡贼燥灶郧蚤造皂葬灶），结缡三十四年直到乔治过世。乔治
始终全力支持妻子的社会改革运动。

一九三五年她罹患乳癌，患病到了末期，她决定服毒自杀，声明在

面对可怕漫长的死亡时，个人应有选择死亡的基本权利。

她的言论在她死后沉寂多时，一直到了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者重

新将她挖掘出土，这位本世纪初杰出的社会运动家和理论家才又获得

重视。她一生写作不计其数，著名的非小说作品包括：被妇女运动视为

“圣经”的《女人与经济》（宰燥皂藻灶葬灶凿耘糟燥灶燥皂蚤糟泽，员愿怨愿）和《关于小孩》
（悦燥灶糟藻则灶蚤灶早悦澡蚤造凿则藻灶，员怨园园）、《人类工程》（匀怎皂葬灶宰燥则噪，员怨园源）、《男造
的世界》（酝葬灶鄄酝葬凿藻宰燥则造凿，员怨员员）、《他的宗教和她的》（匀蚤泽砸藻造蚤早蚤燥灶
葬灶凿匀藻则泽，员怨圆猿）等。
《她乡》和《黄色壁纸》是吉尔曼女士两篇最著名的小说。

（一）摇《她乡》

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她乡》是一个女性乌托邦的讽刺寓言。故事

借由三名男性科学家代表社会既成的偏见，透过他们在她乡的遭遇，来

检讨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主体的价值观，同时提出女人为“人”的信念，

并全面讨论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议题，举凡社会结构、经济、教育、宗

教、生育，甚至环保，都有前卫进步的看法。

社会学家范对全是女人治理的国度深感兴趣，自以为能客观科学

的观察事物。医生兼植物学家杰夫怀抱骑士的浪漫想法，一厢情愿的

美化女人。花花公子地理学家泰利以为进入她乡能征服女人，享尽风

流韵事。三名男子进入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才发现自己的无能和无

助。他们先是被囚禁，然后试图脱逃不成，只好认命学习她乡的语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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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后来得到某种程度的自由，结交初次邂逅的少女，进而结婚。但

是所处的地位，就像故国的妇女一样，必须压抑自身的需求，调整自己

去附庸在配偶之下，完全颠覆了一贯男尊女卑的社会架构。

吉尔曼笔下的三名男子都带着错误的假想和自以为是的策略进入

一个陌生的国度。沙猪泰利怎么也不肯相信一个治理完善的国家没有

男人，面对成熟的女人却视而不见，只见到遍地“都是女孩”。温柔的

理想家杰夫将女性视为尼姑和小妹的混合体，需要男人怜爱。范这个

社会学家也深信一个母系社会的国家里也可能有男人。三个男人一致

认为这样整齐有序的国家一定需要男人方可建立，于是带着足够的弹

药闯入，以便防范他们想像中的男人。对他们而言，女人是不需要防范

害怕的，因为她们一向扮演的都是需要被保护、柔弱的角色。

在树上追逐三名少女时，和后来三人被包围后，泰利拿出丝巾和假

钻石引诱她们，以为自己面对的是野蛮落后的民族，碰到女人可以用廉

价的赝品收买，碰到男人可以用武器撂倒。她乡的女人面对这些无关

痛痒的小玩意全不在乎，采取合作的方式，并不诉诸于男性的暴力，保

护自己免受外力的欺侮，显现出这些“文明的”访客其实不比野蛮人高

明多少，他们不过是用枪炮代替了棍棒毒箭。

书中对性别的定义也提出新的看法。在既存的社会里处处昭告着

所谓“像男人”、“像女人”这样的偏见。身为女性，多少次曾经被告诫

不准这样那样，原因无他，只因为你是女的。相同的，男性也在社会化

的过程中承受莫名其妙的压力，必须光宗耀祖，必须强壮勇敢。吉尔曼

书里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指出人类一些高贵的质性往往被归属于男性所

有，女性被排诸在外，例如：慷慨、勇敢、智慧、强壮、创造力、可靠。女人

拥有同样的质性，但在表现时，总会被贴上“男性化”的标签。当三个

男人被抓时，“像男人一样的挣扎，结果反而更像女人一样被安全的拥

簇”。所谓“男性化”、“女性化”的定义在抽离特定的时空后，实存的意

义也就消失殆尽，形成讽刺的景象。

在她乡里，没有男人批评这些女人是否不像女人，她们可以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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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属于人类可贵的特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质性的女人。

渔妇和市场的女人可能展现相同的力量，但比较粗糙笨重。这些女人

明显的身手矫健，完全称得上敏捷有力。大学教授、老师、作家———很

多女人展现相同智慧但常常面露紧张矜持的表情，这些则明显的才情

出众，但仍像牛似的从容自在。”不过在泰利眼里，她们只有在编织时

才有那么一点女人味。范后来反省：“我们坚信深爱的‘女性魅力’根

本不女性，而只是反映男性特质———为了取悦我们而发展的，”她乡的

女子无须取悦男人，所以可以自由发展。

她乡的女子借由“处女生殖”或“自体生殖”来繁衍后代。听到“处

女”这个名词时，她乡的人非常迷惑不解，杰夫解释说处女指的是未曾

交配的雌性动物。她乡的人更加迷惑问同一词是否可用在雄性身上，

杰夫只能潦草的回答说可以，只是很少用。杰夫坚持要替女友西莉丝

携拿重物，因为在他的国家女人是不该做这些粗活的，这引来西莉丝的

迷惑。她乡的女人身手比男子矫捷，智慧也不比这三名男子逊色，甚至

超过他们。但泰利认为“她们不懂谦虚，没有耐心，不肯顺服，一点儿

没有天生柔顺的样子，那才是女人最大的魅力。”（第六章）杰夫和范俩

人在她乡的女人天真的问题里，逐渐发现他们原来的社会存在的性别

歧视和双重标准。

在她乡，母职是经过理性的选择，不只是直觉的，“不像我们的受

孕是无助的，不是出于自愿的，”她乡的女人若不适任母亲的职责则被

劝服，不要生育，这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仍然是非常激烈但诚实的言

论。我们不断美化母亲的角色，把女人关在家里做奴隶，难得思考母职

或亲职的培育。

另外，女人的工作量往往大得超乎男人的想像，书里泰利夸口说在

美国女人不用工作，但经过她乡的人几番追问，才透露三分之一的女人

需要养家糊口，同时也生育比较多的孩子。其他所谓关在家里被宠爱

被崇拜的女人，有佣人替她们管家，照顾一两个孩子，除了为招待客人

打扮美丽，侍奉丈夫的需要外，成天无所事事。富裕的女人活在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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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里，贫穷的女人则须负担养家育儿的双重责任。即使在今天的台

湾，中产阶级比例增多，女性的事业成就往往超越男性，但回家后仍然

得负责一家的生活起居，等于担任了两份全职的工作。一旦孩子行为

偏差或丈夫有了外遇，女人便成为这些不当行为的祸首，社会的压力都

先要求女人放弃工作，鲜少要求男人做同样的牺牲。

吉尔曼女士强烈认为孩子是属于国家社会的，爱护教育孩子是社

会大众的共同责任。因为孩子关系着日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教养孩

子的大任不可轻忽，需要专业人才来负责。她乡的女人各有特长，专司

不同的社会职务，育婴的事业也需要专人负责，而且是由最优秀的人才

掌管。她乡的人“为了孩子的利益发展出紧密的互助关系，”形成牢不

可破的友谊，进而爱国家爱同胞。文明高过以男性统御的文明，因为她

们比较讲理，她们强调的是“社会辕社区”，她们的希望和野心不仅仅是
个人的利益，“不是经过‘物竞天择’⋯⋯战战兢兢要跑到别人前

头———少数人暂时居上风，多数人不断被踩在脚下”，形成仇视对立的

阶级，造成动荡的社会。

她乡文明已经非常完善美丽。她乡的女子和三个从两性并存的社

会来的探险者结婚，满心期待着孕成更崇高的新文明。她们认为如果

一个单性的社会能有这么高的成就，那么两性互相帮助成长的社会将

是何等高贵的美景。吉尔曼对创造两性的乌托邦是乐观的———如果

“人”的共同意识里包括的是男人和女人，而不只是男人的时候。

（二）摇《黄色壁纸》

一八九二年出版的《黄色壁纸》在沉寂半个多世纪后，于一九七三

年由女性主义出版社挖掘再现。这篇吉尔曼女士自传性的作品又成为

惊艳之作，也被公认为她最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吉尔曼在第一次生

产后得到忧郁症。治疗的过程对她造成身心更大的萎缩。这篇故事的

许多情境据说都是她当时心情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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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品控诉性非常强烈，叙述者因为精神忧郁和医生丈夫来到

祖先留下的产业度假散心。并且接受当时流行的休养治疗法。丈夫的

治疗方法之一就是强迫她离群索居，不事生产的休养。她不能参加社

交活动，缺乏人群的刺激，只坐在那里吃药发呆，呼吸新鲜空气。更糟

糕的是她惟一能够自主并有创造性的活动———写作，也严格被禁止。

她对自己病情的建议完全不被丈夫和也是医生的兄长采纳，一再

被迫屈从于丈夫的“善意和疼爱”。起居的卧室也无法选择自己喜爱

的，困居在加了铁窗，床铺钉死的丑陋房间，生活的自主权完全被剥夺。

面对房间内可怕的黄色壁纸，从原先的憎恶变成后来的喜欢。日复一

日，壁纸的图案衍生成囚牢的栅栏，她先在栅栏后面看见踽踽爬行的女

人，急于要帮她脱困。夜复一夜，这个爬行挣扎的女人最后变成了她自

己。讽刺的是这个她急于要破除的黄壁纸囚牢竟然变成她安全的藏身

处所，她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肯出来———自我囚禁竟然变成她叛逆的方

式。因为在那里“我可以顺溜⋯⋯那圈环绕墙壁的长污痕，这样我就

不会迷路了。”

这篇小说里我们看见一位有创造力的女人在社会（以丈夫、兄长

和小姑为代表）的压力之下逐渐崩溃的过程。她的欲望一再受到社会

威权的压抑剥夺，因为这些威权自恃全能全知。丈夫和兄长都是名医，

理所当然知道病患的需要。小姑也成为执行这些威权的工具，处处阻

挠叙述者的创造工作。她的创造力在无可发泄的管道下，移情成为面

对黄壁纸的遐想，最后终至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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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不自然的事业摇猿摇摇摇摇

一、非不自然的事业

可惜这是凭着记忆写下来的故事。如果当初能够带回小心

收集的资料，或将可以写成非常不同的故事。一本本写满记事

的簿子，小心抄誊的记录，第一手的描述，还有图片———全都丢

了。有些鸟瞰城市和公园的照片记录许多街道、建筑里里外外

美丽的景象，还有那些动人的花园，最重要的是那些女人本身。

没有人会相信她们的长相。谈起这些女人，怎么描述都没

有用，何况我向来都不擅长描述。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做，在那

个世界之外的人应该知道那个国家。

我没说那是在哪里，惟恐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传教士或商

人或贪婪的土地开发商会强行进入。我只能说没人需要他们，

何况他们若真找到了那个地方，恐怕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事情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三人既是同学又是朋友———泰

利·尼可森（我们以前都叫他老尼克，理由正当）、杰夫·马格

瑞夫、我，范·戴克·简宁斯。

我们认识经年，虽然各有差异，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对科

学都感兴趣。

泰利很富有，可以为所欲为。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探险，以前

常常大呼小叫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探险了，只剩补钉和塞

牙缝的去处。他可真的把牙缝都塞满了。他多才多艺，特别擅

长机械和电力，拥有各式的船舶和机械艇，还是顶尖的飞行员。

没有泰利，我们不可能经历这件事。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源摇摇摇摇 摇她乡

杰夫生来就是要当诗人、植物学家，或者两者皆是，但家人

说服他当个医生。就年纪而言，他已经是个好医生，不过他真正

的兴趣还是他爱称的“科学的奇迹”。

至于我呢？主修社会学。这门学问当然需要很多其他科学

的佐证，我也都感兴趣。

泰利特别擅长真凭实据的事，如地理和气象之类。杰夫随

时都可以在生物学上打败他，而我却不在乎他们讨论什么，只要

和人类生活有关就行———无关的只有少数几样。

因缘际会，我们加入一个庞大的科学探险队。他们需要一

位医生，使得杰夫有借口放弃才开始的医疗工作。他们需要泰

利的经验、机器、金钱。至于我呢？我则是借由泰利的影响力加

入的。

这趟远征是到一条大河的千百条支流和硕大的腹地去，地

图需要重新描绘，野蛮的方言需要研究，可以预期各种奇花异草

和珍禽走兽。

但这篇故事说的不是这趟探险之旅，这只是我们个人长征

的开端。

我的兴趣最初是被向导挑起的。我对语言学习得很快，也

知道很多种，随时可以学会新的。不过我们还是带了一个很好

的译者同行，我一路弄清楚不少这些部落的传说和民间神话。

我们溯河而上，越走越深入，置身于河流、湖泊、沼泽、密林

交织的暗处。重山峻岭之后常常此起彼落的忽然冒出悬崖峭

壁，我发现越来越多野蛮人谈论一个故事，叙说在高远之处有个

奇怪可怕的女人国⋯⋯

“在那后面”、“在那边”、“往上走”———他们能提供的方向

就只有这些，但他们的传言都有一个主要的共通点———这个奇

怪的国家没有男人———只有女人和女孩。

他们没有人见过那里，说任何男人去了那里都很危险，会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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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但这都是古老的故事，从前有个勇敢的调查员见过那

里———一个很大的国家，很大的房子，很多的人———全都是女

人。

难道没有人再去过吗？有啊！不少呢！但都没有回来。那

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这一点他们好像很清楚。

我告诉伙伴这些故事，他们哈哈一笑。我自然也不例外，很

清楚野蛮人的梦是什么组成的。

但等我们到达最远的地点时，也就是我们全部必须折返准

备回家的时候———最好的探险活动往往都是如此———我们三人

发现了一件事。

我们扎营主要的地点是在突出河流主流的小沙洲———反正

我们认为这是主流。河流泥黄的颜色和几个星期以来我们见过

的相同，味道也一样。

我碰巧和最后一个向导说起那条河流。这位向导是个相当

优秀的人，眼睛灵活明亮。

他告诉我另外还有一条河———“在那边，河短，水甜，红与

蓝。”

这下我可感兴趣了，急着想知道我是否明白他的意思，所以

我拿出身上的红蓝铅笔，又问了一次。

是的，他指着河流，然后指着西南方向。“河———好水———

红与蓝。”

泰利就在附近，对这家伙的指指点点也感兴趣。

“范，他说什么？”

我跟他说了。

泰利一下子热络起来。

“问他有多远？”

那人说路程很短，我推测大约两三个小时。

“我们去吧！”泰利急着说。“就我们三个。也许我们真能



远摇摇摇摇 摇她乡

找到什么，也许里面有朱砂。”

“也许是印度蓝哩！”杰夫挂着懒洋洋的笑容提议。

天时尚早，我们刚吃过早饭。留话给队友说我们入夜之前

回来，然后静悄悄的离开，免得失败，被人笑话太容易上当，再则

暗地希望自己挖掘一些惊喜的小发现。

这两小时，将近三个小时，真是漫长。我想那野蛮人若是单

独一人可以行动快些。一片纠缠不清的树林、水道、泥沼，我们

自己一定无法穿越。但有一个人可以———我能想像泰利拿着罗

盘和笔记本，记下方向，识别路标的模样。

走了一回，来到一处类似泥湖的地方，面积很大。相形之

下，对面环绕的森林看起来很矮很阴暗。向导告诉我们船可以

从这里走回营地———但“路很远———一整天。”

这里的水可能比我们离开的地方还清澈，但站在边缘无法

判断。沿着湖再走半个小时左右，地面越走越坚硬。转过一个

林木参天的小崖角，乍见另一番景象———忽然满眼是山，陡峭光

秃。

“东边山脉的一个支岭，”泰利打量着。“也许离主脉有几

百里远，这些山都是这样冒出来的。”

我们忽然离开了湖，直接扑向悬崖。还没到达之前就听到

水声，向导神气地指着他的河流。

河很短，可以看见水流在悬崖面上的缺口倾下，形成一条细

窄垂直的瀑布。水是甜的。向导兴致勃勃地喝，我们也有样学

样。

“这是雪水，”泰利宣布说。“一定是从很深的山里来的。”

至于红和蓝———都染了点绿色。向导好像一点儿也不惊

讶。他四处打探一下，带我们看一处安静偏僻的水池，池缘染着

红色。没错，还有蓝色。

泰利拿出放大镜，蹲下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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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化学物质———现在无法识别。看起来像染料的东

西。我们走近些，到上面的瀑布边。”

我们沿着陡峭的池岸跌跌撞撞，靠近水流冲落、水泡汹涌的

水池边。探查边缘，不费力气就发现颜色的痕迹。还有呢———

杰夫突然举起不经意寻获的大奖。

一块破布，一块扭结的长碎布。编织细致，上面有花纹，猩

红的颜色还没被水洗退色。我们见识过的野蛮部族，没有人织

得出这样的布。

向导安详地站在水边，对我们雀跃的神色非常满意。

“一天蓝色———一天红色———一天绿色，”他说。从背袋里

掏出另一块颜色鲜艳的布条。

“掉下来，”他指着瀑布。“女人国———在上面。”

我们兴趣来了，就在那里休息吃午饭，从这人身上进一步打

探消息。他只能告诉我们其他人说过的话———一国都是女

人———没有男人———孩子，都是女的。没有属于男人的地

方———很危险。有些人跑去看———没有人回来。

我看见泰利的下巴就卡在那里。没有属于男人的地方？危

险？他看起来好像当场就可以爬上瀑布。但是向导不肯听人说

爬上去的事，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攀上险峻的悬崖。何况入夜

之前，我们必须归队。

“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留下来，”我建议说。

泰利打住思绪。“嗯，各位，这是我们的发现，先不要告诉

那些趾高气扬的老教授。我们先跟他们回家，然后再回来———

只有我们———自己来个小小探险。”

我们看着他，颇为心动。发现一个未被发现、类似亚马逊女

人性质的国家，颇能吸引一群无拘无束的年轻人。

当然我们不相信这个故事———不过但是⋯⋯

“这地区的部落没有人织这样的布。”我慎重其事的检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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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碎布之后发言。“在那上面某处，他们纺纱、织布、染布———

做得像我们一样好。”

“那表示是个相当高度的文明，老范。不可能有这样的地

方———却没有人知道。”

“哦，我不知道。那么在庇里牛斯山的那个老共和国———

安朵拉呢？天可怜见才几个人知道，它兀自在那里扫门前雪扫

了一千年呢！然后那个美丽的小国，蒙格特尼罗。这么大的区

域，你恐怕会错过一打的蒙格特尼罗哩！”

走回营地的途中，我们兴高采烈的讨论。乘船回家的途中，

暗自谨慎的讨论。过后我们还在讨论，仍然只有我们自己。同

时泰利开始大作安排。

他非常热衷。好在他有那么多钱，否则我们可能需要乞求

和广告多年才能起头办事，然后又会变成公共娱乐的焦点———

沦为报纸竞赛的附庸。

但是泰利可以整修他的蒸汽大游船，把特制的汽艇搬上船

去，塞进一架“拆下来”的双翼飞机，新闻的社交栏只会轻描淡

写一下。我们准备了食物、预防措施、各种必需品。他从前的经

验对此行大有帮助。经过一番准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我们计划把游船停靠在距离最近、安全的港口，再乘汽艇顺

流走上无止境的河流，只有我们三人和一位飞行员。等抵达从

前队伍最后驻脚的地方，我们留下飞行员，自行探勘那条清澈的

水溪。

我们要把汽艇定锚在那片宽阔的浅湖上。汽艇有个特制合

身的罩子，材料很薄但很坚固，盖起来像蛤壳密不透风。

“那些土著没法进去或破坏也没办法移动，”泰利骄傲地解

释。“我们从湖边飞行，把船留做回来的基地。”

“如果我们回来的话，”我愉快的建议。

“怕那些女士会吃你吗？”他斥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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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不确定那些是女士，”杰夫慢吞吞的说。“说不定

有一团的绅士拿着毒箭或什么的。”

“如果你不想去，就不要去，”泰利冷冷的说。

“不去？你得找一份禁令才能阻止我呢！”我和杰夫两人都

很确定这点。

但漫漫旅程，我们的确一路都有不同的意见。

航行海上是讨论的绝佳时机。现在没有人偷听我们的话，

可以在甲板的椅子上闲躺游荡，高谈阔论———因为也没有别的

事好做。我们完全缺乏事实根据，所以讨论的范围更可以海阔

天空。

“我们把文件留给游艇停留地的领事，”泰利计划着。“如

果我们回不来———就说一个月后———他们可以派遣救难队来找

我们。”

“讨伐吧！”我要求说。“如果那些女士真的把我们吃掉，我

们一定要报复。”

“他们应该不难发现我们最后停留的地点，而且我画了一

张有湖、有悬崖和瀑布的地图。”

“好，但他们怎么上来呢？”杰夫问。

“当然跟我们一样啊！如果三个可贵的美国公民在上面失

踪了，他们总会找上来的———更别提那个美丽的土地晶莹的吸

引力———我们就叫那里为‘女洲’吧！”他打住话。

“泰利，你说的没错。故事一旦传出去，这河流就会挤满探

险队，飞船像结集的蚊子一样涌入。”我想到这里就笑了。“没

让八卦报刊之王参加，实在是一大错误。天老爷，想想报纸的头

条！”

“省省吧，”泰利冷笑。“这是我们的游戏。我们要靠自己

找到那个地方。”

“等真的找到，你要怎么办呢？———万一你找得到的话？”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